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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书法审美蟆论管窥

晚清书法巨子康亻J′ 为 (1858-19歹 )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。其时9清政

府在中法战争中步步退让9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。面对列强侵凌9囤势日衰i钓 严醋现实,康

右为于光绪十四年 (1888年 )夏第一次以布衣身分上书光缔皇蒂,极陈中目危亡j之 险状,恳

请朝廷变法以图强。不料此书竟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暌等从中作梗。不仅未能~L达 ,反而

遭到顽固派f;饣 指责和讥笑。据 《康南海白编年潜》是年记载 :

沈子培劝勿i国事,宜 以金石陶遣。时徒居馆之汗漫舫,老树蔽天,H以 法砷为事,尽 观京

师臧家之金石凡数千种,白光绪十三年以前者,哮 尽睹矣。拟者一金石书,以人多为之礻,乃 续

包叹仲为《广艺舟双楫》焉。

总之。攻治^L的 失志”使他愤然 “捐弃 旧故,洗心藏密9冥神却啼 ,摊碑掮书9弄翰飞

素,千碑百记9钩午是宙。发先识之覆疑,审后生之官奥,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 以 游 岁 英

也。
” (《 丿

j^艺
舟双衤奸·叙目》)l叮 j也,唐 氏在上书不达,心 情郁愤的情况下,钳 研 书 法 ,乃

“是无用于时若之假物以游岁英 (暮 )” ”绝非仅仅为了排愁遣闷,消磨时光芦Π币是力图把

白己的变羊 jl勺 哲学主张,寄寓于书学理沧之中,因为 “书学与治法”势变略卜I。

”(《 原书第一》)

“可著圣逆9可发王制”可洞人理,可穷物变。
” (《 叙目》)康 氏潜心碑学书法 研 究 的 结

果9是次年问世的 《广艺舟双楫 》。包世臣的 《艺舟双楫 》,包括两个都 分: “论 文 ”和

“论书
”c康 i为所 “广

”者,只是其 “论书
”芥分。包氏的论书”虽然开仓刂了北碑风气晌

先声少但理论~Lj叱 缺乏体东,比较零散。縻氏则在包世臣 “论书
”

n勹 基础上,予 以大大灼丰

富和发展9将北碑之学的美学理论加以条理化和系统化,建立起了严整的理论体系,戍为我

国书法关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。 《广艺舟双楫 》作为在整个中国书学史中-部罕见的

集大成之仃。康有为将强烈的政治因素渗

^到

对碑氵in勺 竭力鼓吹之中。他狂书论中攻击的帖

学和萎扉
`书

风9是 当时腐朽垛落的封建传统意识占f宙 影;他在书论中大力提倡 nI书 法革

新,在其心口中已同杜会革新紧紧融为一漆。因此,康讠为书法均审芙逻忠”必然受其政治

理论∴1影 响”并在书论中流露出来。齐清这一点,对于我们理解康卞为何以不遗余力 j呓l在

《广艺舟双楫》中抑帖卑唐,尊魏崇碑是有大裨益的。

从观沽胡工百多年nI历史9∴体可分为三饣「刂
‘
期:⋯足逐渐平定明丨纷膏L芦 建立祁巩口

虹江



清王朝的初期;二是康熙、乾隆两朝的盛世期;三是以嘉庆、道光为界9因列强入侵,国势

趋衰的晚期。清代书法的发展状况也与此大体相对应9康有为云 :“ 国朝书法,凡有四变:康
雍之世,专仿香光;乾隆之代9竞讲子昂;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;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。”

(《 体变第四》)清代初期,由于康熙、乾隆对董其昌和赵孟颀的嗜爱, “臣下 摹 仿,遂 成

风气。
” (同 上)传 统帖学在迎来它最为繁荣的鼎盛之时,也已标志着它开始走下坡路。随

着清王朝大兴文字狱,文人学子明哲保身,为形势所迫纷纷潜心于对 日益丰富的金石出土文

物的考据之中。此时碑学的渐盛重视的主要还是唐碑,因为朝廷要求写字要有 法 度 ,合 规

范。于是点画妥贴,结构完美,法度谨严的欧阳询书体及唐代其他楷书大师的书体在嘉庆和

道光年间备受推崇。由此相衍成习和近亲繁殖的后果是导致字字如算子,厌 厌 无生 气,以
辶乌、方、光”为特征的 “馆阁体

”泛滥成灾,整个书坛弥漫着一股衰靡之气,书法在艺术

表现性特征上受到莫大约束。书法艺术发展到此似乎已到了 “山穷水尽”的境地。

康有为既然要在其书学中寄托维新变法的理想,显然不会去迎合这种
“
率姿媚而刚健少

”

“局束如辕下驹,蹇怯如三日新妇” (同 上 )的赵、董书风和
“
馆阁

”
习气。在康有为看来 ,

清朝书坛这种保守、僵化局面的出现,同 变法维新主张不能实现的原因一样,是在
“
祖宗之法不

可言变
”的传统封建意识和 “非圣无法”

的官方重压下形∷成的。更要紧的是,康 氏认为从书

法的风貌中亦可见出国势的安危, “可以观世变矣。” (同 上 ) “元和之后,沈传师、柳

公权出,矫肥厚之病,专 尚清劲9然骨存肉削,天下病矣
”

。 “宋称四家,君谟安劲,绍彭

和静,黄米俱出,意态更新,而偏斜拖沓,宋亦遂亡” (同 上 )。 倘若任由衰靡书风泛滥下

去,连国家也要衰亡,干系可谓大矣!那么,要使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一个 “柳暗花明”的前

景,由积贫积弱走向雄强、昌盛,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: “盖天下世变既成,人心趋变,以
变为主,则变者必胜,不变者必败,而书亦其一端也” (《 卑唐第十二》)。 如何变呢?在维

新变法中主张 “托古以改制”的康有为,在书法的变革中,当然亦从其源头去寻找出路,当
是时大量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的墓碣石碑、摩崖造像中那种粗犷、质朴、雄浑、姿肆书的风令

康氏振奋和倾慕不已,确信找到了医治于百年来占统治地位,如今已病入膏肓之帖学的灵丹

妙药。于是,康有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阮元和包世臣尊碑的理论成果,在书坛上擎起了全面

变法的大旗,震聋发聩地倡导尊魏崇碑。倘若说阮元之倡导碑学,是将其抬出与帖学并峙 ,

“
短笺长卷,意态挥洒,则帖擅长;界格方严,法书深刻,则碑据其胜。

”(阮元《北碑南帖论》)

包 世 臣 虽 对 北 碑 百 艇偏爱,却也不忘嘱人如有志学书 “宜择唐人字势凝重,锋芒出入有

迹象者” (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)为范本。康有为的书法变革则来得更为彻底,更为坚决。在

尊魏崇碑的同时,康氏不仅要 “抑帖
”

,而且还要
“
卑唐

”
,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。可以说,

康有为对魏晋南北朝碑刻那连篇累牍近乎顶礼膜拜的推崇,并不是对这些碑刻原来意义上的

忠实理解,而是溶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的。他明确指出,书至南北朝, “至矣,

观斯止矣。” (《 卑唐第十二》)乃是最高的典范。而南、北朝中,只有 “南碑与魏为可宗”

CKK十六宗第十六>,而南碑与魏碑中又尤以魏碑为佳9它 “骨肉峻宕,拙厚中有异态”, “自

能蕴蓄古雅”。有后人 “所不能为者” (同上), “故言魏碑,虽无南碑及 齐、周、隋 碑 9

亦无不可
” (《 各魏 第 十 》), “虽终身不见 一 唐 碑 可也。

” (《 卑唐第十二 》) 可见 ,

康有为把书法变革问题归结为尊魏碑,从而表明了他标举学古的审美旨归,那就是对以 “雄

强茂密
”为代表的阳刚之美的不懈追求。透过 《广艺舟双楫 》这部书学巨著,康有为期望书



法与国运一样由积弱走向雄强的理想昭然若揭9康有为书法的审美理想也由此凸现出来扌。

康有为li书法上倡导变法,着眼于书法艺术的表现性特征,他 的审美理想亦落脚于此。

为匡正书坛之衰弱风气9康 氏极力推崇 “雄强茂密
”的审美理想。

《广艺舟双楫 》中,康有为对 《爨龙颜碑 》格外垂青。此碑被他列为碑刻品级中的最高

品位—— “神品”的第一位,被尊为 “第一碑
”

。在 《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》中,康有为特别

提到: “宋 《爨龙颜碑 》浑厚生动,兼茂密雄强之胜,为正书第一。″

“雄强茂密
”

是康有为自己理想书风的集中概括。包世臣早在 《艺舟双楫 》中便 已对
“雄强茂密

”的内涵有过具体描述: “《书评 》谓太傅茂密,右 军雄强”, “雄 则 生 气勃

勃9故能茂;强则神理完足,故能密。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也。
”在 《广艺舟双楫 》中9康

有为更用南北碑刻的 “十美
”来进行阐释: “古今之中,唯南碑与魏碑可 宗。可宗 为 何 ?

曰:有十美:一曰魄力雄强,二 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越,四 曰点画峻厚,五 曰意 态 奇

逸9六 曰精神飞动9七 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力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满” (《 -卜六

宗第十六》)。 所谓魄力雄强,气象浑穆,意 态奇逸,精神飞动,兴趣酣足,足从整体感觉上

给审美主体造成一种 “大”的感受,是从数量上给人以美感;所谓笔法跳越,点画峻厚9骨

力洞达,结构天成,血肉丰满,则从具体结构和笔法上表现出一种沉重的
“
力

”
感9是从质量

上给入以美感。 “大”和 〃力
”正是 〃雄强茂密

”阳刚之美所综合表现出的有意昧的形式。

这一表现形式不是以书法作品的外在尺度来衡量,而是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观照和审美体验

来完成的。正如包世臣所分析的那样, “雄强”
与 “茂密”是相互依存,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“雄强”
体现为外在的键动之力, “茂密

”
体现为内涵的充实之力,二者完美的结合方为真

正的阳刚之美。囚此,没有 “雄强”就谈不上 “茂密”;做不到 “茂密
”, “雄强”亦不复

存在。康有为之所以竭力鼓吹尚碑意识,就 因为碑刻中体现了 “雄强茂密
”

阳刚之美的审美

理想。

我们试析一下康氏在 “碑品”
中列为 “神品”

第一,在 《十六宗第十六 》中列为 “雄强

茂美之宗″的《爨龙颜碑 》,便可窥见 “雄强茂密
”审美理想的真谛。

康有为认为 :“盖书,形学也,有形则有势
”

,“得势便则已操胜算
”(《 缀法第二十一》)。 这种

“势
”可使书法作品产生一种力量,使审美主体在对客体的欣赏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被卷入其

中。康氏在对 《爨龙颜碑 》品评中的感受是 “浑金璞玉” (《 体系第十三》),如 “轩辕古圣 ,

端冕垂裳。
”当我们在对 《爨龙颜碑 》的整体章法进行观赏时,的确能感受到一股雄浑、厚

重、古朴、丰厚、超凡脱俗之气势扑面而来。该碑属 “平正之白”,这种布白极易产生 “布如

算子″的局面, “馆阁体”正足由于 “断鹤续凫,整齐过甚” (《 l扛唐第十二》),丧失了生命

活力,导致板滞僵死的病态出现。而此碑却能在布局上做到 “lr白 当黑”, “寓变化于整齐之

中9藏奇崛于方平之内。
” (《 各魏第十》)并注意 “使疏处可以走马,密处不使透风。

”((余

论第十丿L》 )做到字距、行距之间疏密得当9洞达跌宕。虽笔画粗壮,却仍有茂密之感。且字

与字之问惬仰向背,顾盼有致,朝揖避就,妙趣横牛,各种意态,变化英测。虽疏朗透气 ,

但行气连贯,笔虽断而志迕,貌形散却神聚。于是9整体上的雄强之势油然而生 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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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即使迫近了看该碑的点画笔法,亦如康氏所言: “宋碑则i《 爨龙颜碑 》⒈J画 如昆

刀刻玉”但见浑美。” (《 宝南笫九》)那体态各异的点,似高峰坠石9态势惊险;横画竖画 ,

中截坚实夕似千里阵云;钩趱含蓄丰满,撇捺横扫千军,可谓意势雄强峻厚,神奕飞跃;行
笔果溯干净9变 r匕多端,极 富节奏感。更为突出的是9此碑做到了 “凡字无论疏密斜正,必
有其持神挽结之处。″ (包 1廿 r△ 《艺丿1J∶叉‖}》 )如碑屮之 “德

”宇的 “四”部, “jt” 字的两

点,j勺为字屮精神风貌所 t∶二。它们△点画、笔法上 n饣雄强厚重、茂密丰满与结宇、章法有机

地组合起来”如众星辉映河汊,似狂涛翻卷大海,给审美主体以心灵的满足和愉悦,使人体

味到昂扬向上的阳刚之美。 《爨龙颜碑 》如此雄强茂密的风格体貌” 白然为康氏所倾倒9难
怪他为此碑露上那么许多 “第一”的桂冠。

必须扌冶出,康有为t书法美学上推崇 “雄强茂密”的阳刚之美,与他在诗文美学上提倡

豪壮雄奇的风格美足一致的。他特别喜爱那种 “泻如江河9舒如行云,奔如 卷 潮,怒 如 惊

雷,咽如流滩9折为引泉9飞 如 骤 ilT” (梁 )超 《写南海先生诗-∷∷∵序》)的具有壮美风格的诗

篇。康氏标举汛刚之美,既和他 “戊戌遘祸”, “阅劫已夥” (冂 ~⒈^)的亲身经历 有 关,更
和时代的苦难深重的境遇相迕。他的美学理论和诗文、书法作品,乃足寄托扌:抒发他不能自

已的 “抑塞磊落之怀
”和描绘 “迕佧奇伟之境” (同上),乃 “志浑厚雨气雄态者,莽 天 地

而独步9妙万物耐为言,悱恻其情,明 白其灵。正则其形⋯⋯。斯其为情深而文明,'t盛而

化神者耶丨
” (同 ~h)

康有为在书法中推崇 “雄强茂密″
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,在整部 《广艺舟双楫 》中是通

过抑帖卑店、尊魏崇碑来实现的。

被康氏盛苫率先为碑学 “伐卞开i直
v、  “作之先声″ (《 尊f邱{二》)的 阮元,在 《南北书

派 论 》叶:认 为:书分南北工派9 “南派乃江左风流9疏散妍妙v, “北派△中原古法9拘
谨拙陋″”指出 “元明书家,多为 《阁帖 》所η,且若 《禊序 》之外”更元 书 法,岂 不 陋

哉!” 纠正 1[L弊 n0出 圩:t于 : “所望颖敏之士,振拔流竹,究心北派,守欧褚之旧规9寻魏

齐之坠业。庶儿汊魏古法Π1为俗书所掩”不亦伟欤!” 包世臣更在 《艺舟双楫 》巾尊 碑 贬

唐: “北朝人}9落笔峻而结体庄和l,行墨涩而取势排宕。万窆齐力故能峻p五扛卉力故能

涩。
” “北碑宇有定法,而出之向在9故多变态;唐入隶无定势'而 出之竹持9故形刻板。”

康有为
=士

L萤贽上Ⅰ1右 i:刂
‘
前人书法加以总结归纳。他以书法艺术的表现性特征是 否 符 合 其

“雄强戊密∵审芙理想作为评判标准9提 出了自己nJ观 9it: ‘r以 帖观之,钟王之书,革强糠

丽9宋Ⅰ∵雨丿∫l, 冂汀圩弱;梁陈拐好,无复雄强之
∴

t。
″ (《 体变△Γ1》 )帖:∷∶I豇l元、

明、淆更足 “率要妒n多 if∶ 刚健 j》” (冂上 )。 而
“
丬L碑当娆世9永枯诂变9无体1t有 ,∴∴∷ 大

致9创i=戊ⅡⅠ∵l三逸 -=t9力 沉古△丨j∶ 以涩笔,要 以茂密为宗。” (同 上)据 r∷ ”康有为 纵 横

捭阖,反复论汪Iρ 抑帖弈碑9 “主南
″、 “各魏

”∶亓丁“卑店
″
,乃致不惜偏执一端分以J匕 宜扬

臼己崇洒 n/∶
“j亻∴强戊密

?审
美理花l。

康有为 “抑裤
∵9足认为 “大纸寿不过千年,流及国朝,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,即

唐人钩本,已竿'丨

i1毛矣。故今冂所砖诸帖,无论何家,无论何帖,大抵宋、明'人 黄钩屡刻之



本。名虽羲、献,面 日仝非9精神尤不待论。譬如子孙曾元,虽 出臼某人 ,雨 j体貌则迥别。”

′《尊碑第二》)从书法实践上看,尽管清代帖学以张照、刘墉最为声名显赫, “然 已 远 逊 明

人,况其他乎。”帖学 “流败既甚,师帖者绝不见工。
” (同上 )

康有为 “卑唐”,是认为唐代书法 “专讲结构,几若算子,截鹤续 凫,整 齐 过 甚。”

(《 卑唐笫十二》)已丧失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。而且 〃欧虞褚薜, (六朝 )笔法虽未尽之 ,

然浇淳、散朴,古意已漓。而颜柳迭奏9斯灭尽矣。”加之 “良以世所盛行欧虞 颜 柳 诸 家

碑,磨翻已坏,名虽尊唐,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
”

。 (同上)有鉴于此, “若从唐人入 手 则

终身浅薄,无复窥见古入之日。
” (同 L)可见,在康氏看来,无论是师帖还是 尊 唐,都是

舍本求末,只能造成书风的衰靡、纤媚,气尚卑弱, “无复雄强之气。
” (《 体变第四》)甚至

会 “陷于偏颇剽佼之恶习”
`“

荡为软滑流靡一路”
,“ 无复超生之日矣

”(《 学叙第二十二》)。

有破,当 然要有立。极端的
“
抑帖卑唐

”
之后9便有了矫枉过正的

“
尊魏崇稗

”
:“魏碑无不佳者 ,

虽穷乡儿女造象,丽骨血峻宕,拙厚中有异态'构字也紧密非常,岂 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?其

工也。
”(《 十六宗第十六》)“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各9唐人名家,皆从此出,得其本矣,不 必

复:求其来。” (《 购碑第三》)康 氏告诫学书者宜先学六朝碑刻,如此可 “得其势雄力厚,一身

无靡弱之病
”,倘若 “浸而淫之,酿而酝之,神丽明之,能如是十年,则可便欧、虞抗行 9

褚、薛扶毂9鞭笞颜、柳 而狎 蓄 苏、黄矣,尚何赵、董之足云!” (《 学叙第二卞二》)指 出

“千年以来9法唐者无人名家。南北碑兴9邓顽伯、包慎勹、张廉卿即以书雄 视 千 古。
”

(《 卑唐第十二》)因此9康有为振臂一呼: “今 日欲尊帖学9则翻之已坏”不得不尊碑。欲

尚唐碑,则磨之已坏,不得不尊南北朝碑
”。 (《 尊碑弟二》)

康氏还从清朝书法实践方面9论述了尊碑或崇帖所产生的不同气象:伊秉绶精于八分书

“以其八分为真书”师仿 《吊比干文 》瘦劲独绝”;邓石如 “既以集篆隶之大成 ,其隶楷专

法六朝之碑,古茂浑朴
”,此二人 “分分、隶之治,而启碑法之门,开 山之祖,允推二子。

”

而翁方纲由于是碑学出身 “终身欧虞,褊隘浅弱,何啻天壤邪?” (同上 )

康氏对所列举的南北朝碑进行了品第”其品第的依据是劲健古朴: “古人论书,皆尚险

劲,二者比较,健者居先”, “今取古质”华薄之体益稍后焉。
” (《 碑品第十七》)在 “神

品”中,康 氏取了《爨龙颜碑 》、 《石门铭 》和 《灵庙阴碑 》;在妙品中夕取了 《郑 文 公

碑 》、 《瘗鹤铭碑 》、 《泰山径石峪 》及 《六十人造像 》等等9可见其十分重视摩崖造像一

类气势宏大、意趣简朴之作。康有为专尚具有 “雄强茂密”风格作品的观点非常明确。

在碑学中9康 氏采取的是 “卑唐
”的立场。即使是一代宗师颜真卿9在他眼里也是 “出

牙布爪9无复古人渊永、浑厚之意″ (《 卑唐第十 二》)。 但在 《本汉第七 》中,他又称: “吾

尝爱 《甫阝阁颂 》结体茂密9汉末已渺9后世无知之者p惟平原章法结体少独有遗意。又 《裴

将军诗 》雄强至矣,其实乃以汉分入草,故多殊开异态。
”

他主张 “学者若欲学书9亦请严

画界限”无从唐人入也。”但康氏又不否定唐碑中有可取之处。他指出:那些 “小唐碑
”可

以取法9因其 “笔画丰厚古朴
”, “古意未漓

”, “博大浑厚
”, “不失六朝矩镬

”而 “茂

密有魏风” (冂上 )。 可见康氏对唐碑的或 “卑”或 “崇
”或舍或取,皆视是否

“
雄强至矣

”
,

是否 “茂密有魏风”。

在 《说分第六 》中,康有为明白地说: “汉人隶法莫不茂密、雄厚”, “吾于汉人书,

酷爱八分,以其在篆、隶之间,朴 茂、雄逸,古气未漓。在桓、灵以后,变古已甚,滋味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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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J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9亦在此也。
”在 《全论第十九 》中,康 氏还对六朝和唐以后的笔

法进行比较,指 出 “六朝笔法,所 以超绝后世者,结体之密,用 笔之厚,最为显著。而其笔

画意势舒长,虽极小字,严整之中,无不纵笔势之宕往”,当然可尊; “自唐以后,局促褊

急,若有不终日之势″,自 然该卑。

总之,康 氏以 “雄强茂密”的审美理想为原则对历代书法加以衡量和舍取,无论是 《说

分 》、 《本汉 》、 《传卫 》、 《宝南 》、 《备魏 》、 《取隋 》、 《卑唐 》,还是 《尊碑 》、

《碑品》、 《碑评 》、 《体系 》、 《导源 》、 《十六宗 》,抑或是论述技法 的《执 笔 》、

《缀法 》和实用的《购碑 》、 《干禄 》、 《榜书 》,都贯穿着这一原则。

四

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倾向,必然深深影响其书法实践。在理论上标举 “雄强茂密”的审美

理想,对秦以来书法在进行一番党同伐异的同时,康 氏身体力行”以其书法作品的豪迈恢宏

的气度,奇逸峻拔的势态震世骇俗。

康有为的书作, “有纵横奇宕之气” (《 书林藻鉴》), “气象雄伟,局势宽博,愈太愈

妙。
” (丁 文隽《书法精论》) “他善作

‘
擘窠大字

’
,固然由于他意量宽博,但其姿斥,则

纯从王远得来”, “他对于 《石门铭 》得力最深,其次是 《径石峪 》、 《六十人造像 》及云

峰山各种。
” (沙孟海:《 近三百年的书学》)康 氏对那些遒劲舒展、外松内紧、雄浑古朴的摩崖书

风浸淫良深,又于本朝的碑学书法集大成者邓石如、张裕钊以及伊秉绶的书作中获益非浅,

加之以其渊博的学识,广博的阅历,强烈的求变精神化入书作之中。在康氏书作中,他以魏

碑用笔及体势为主9兼收篆隶笔法,行书体格,气势宽溥,精神飞动,意态放纵,笔笔发于

胸而达于神。因为他深谙。 “有形则有势
”, “得势便则已操胜算

” (《 缀法第二十一 》)的秘

诀。
“
康体

”
书法借助北碑字形的茂密生动,点画的偃仰向背'在结体上中官紧缩,下部疏散 ;

布白上遵循疏可走马'密不透风的北碑布白的原则,用 笔上逆锋入笔以蓄势,涩笔迟速以藏力 ,

气雄力健,血浓骨老,筋藏肉莹,最终达到了一种凝重、雄强的气势,超然洒脱的仪态,阳
刚豪放之气弥满书作。康有为的弟子肖娴女士在评析康氏书法给人的审美感受时指出:近代

书家中,在风格上能尚 “重”、 “拙”、 “大”、三字的人中, 〃康有为是其中较典型的一

个”
。所谓 “重”,指 的是深厚、凝炼,有金石之感;所谓 “拙

”,指的是古朴、率真,有
生涩之感;所谓 “大”9指的是险峻、舒朗,有高远之感。欣赏康氏书法时 “都 有 一 种 感

受9如同登上南京灵谷塔似的,眼前十里深松,涛声浩荡;青 山如壁,横插半空;随处存着

六朝遗迹,势有一种虎踞龙盘之气”
。(转弓咱 《中国书法工具手册》)

综上所述,康有为所著 《广艺舟双楫 》极力倡导尊魏崇碑,卑唐抑帖。他想 通 过 崇 尚
“雄强茂密

”
的书法美学理想来推动书法和政治变革'振兴每况愈下的社会风尚。他期望书风

的从积弱走向雄强与期望国运从积弱走向雄强大旨一致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康氏何以如此持

论偏激,矫枉过正。无论如何,由于康有为等人的大肆鼓吹, “雄强茂密”的碑学书法9终
于在书坛上取得了与 “妍妙秀媚

″的传统帖学并驾齐驱的地位。康有为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

践上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
